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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对人类共情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
机制研究进展
满晓霞1,2，林萱1，魏高峡3,4*，李佑发1*

摘要 运动兴趣和运动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共情能力，而运动经验、运动量与共情的关系则尚

不清晰。综述了运动促进共情的认知神经机制的两条通路，包括运动通过激活镜像神经系

统促进情感共情、运动通过促进认知控制系统促进认知共情；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不足：研究

设计不够严格，研究样本缺乏同质性，现有研究结果难以比较；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健康人群，

对临床等特殊人群关注不够；运动影响共情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方面，目前采用的技术还较

为单一，数据可重复性方面存在局限。建议未来加强 3个方面的研究：（1）严格把控实验设

计，明确运动兴趣、运动经验、运动量和运动方式等改善共情不同成分的剂量效应；（2）尝试

开发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等共情受损人群运动处方；（3）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技术创新，深

化运动对共情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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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是感知、理解他人情绪与意图，并做出相

应回应的能力，对人类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具有重

要作用。Watt[1]指出共情是人类缓解痛苦、建立和

维持社会关系的必要过程，在人类的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Boele等[2]研究证实，在幼年时期，与亲

子和同伴关系较差的青少年相比，亲子和同伴关系

质量较高的青少年共情能力更好；高质量的人际关

系能够促进共情技能的发展，而良好的共情能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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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青少年时期人际关系的保护性因素。而对成

年人的研究中，Eisenberg[3]与Hudson-Flege等[4]发现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提高共情能力可以降

低暴力犯罪行为发生。Khanjani等[5]探讨了老年时

期的共情能力，认为与年龄相关的共情能力下降可

能是导致老年人社会功能退化的原因之一。可见，

提高共情能力、延缓共情衰退对于提升个体幸福

感、改善生存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相较

于其他提高共情的手段，运动具有经济、环保、无毒

副作用、场地要求灵活、人群覆盖面大和效率高等

独特优势，可以作为干预共情的首要备选方案。但

是，以往研究对运动是否可以有效改善共情还存在

争议，运动与共情关系研究体系还不十分明晰，对

其背后机制的探讨分析还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

梳理运动与共情研究的基础上，综述运动对共情的

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并展望该领域未来重点研

究方向。

1 共情的概述

1.1 共情概念

共情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诸多领

域，其核心概念和操作定义多种多样，迄今尚无统

一标准。1983年，Davis[6]提出共情是分享他人的情

感体验，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人能够从他人的角度

出发，并倾向于对他人的不幸感到担忧。Singer
等[7]将共情定义为情绪共享，指出共情能力涵盖以

下 4方面：一是共情者产生某种情绪状态；二是共

情者产生的情绪与其所关注的人产生的情绪类似；

三是这种相似的情绪是通过共情者观察或者模仿

他人情绪产生的；四是共情者能分清自我与他人，

能够意识到当下自己产生的情绪是由于他人原因

造成的。与上述强调情绪成分的研究不同，

Dohrenwend[8]指出与自发情绪反应相比，共情更是

一种认知加工任务。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存在

争议，但Cuff等[9]均支持共情是一种在特质和状态

水平上都起作用的多维构念这一观点。此外，

Eklund等[10]分析了52篇共情相关文献，发现共情概

念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共情者理解他人、感受

他人、分享他人的世界、具有自我-他人差异。

1.2 共情维度

共情维度的划分有多种方式。第一，经典的共

情二元结构论将共情划分为认知和情感 2个维度。

Dohrenwend[11]指出认知共情即理解他人内心状态、

目的意图；情感共情即与他人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感

觉。第二，Van der Graaff等[12]的研究为共情涉及认

知、情感和行为 3个维度提供了证据支持。其中，

行为共情方面，王阳等[13]主张行为共情是共情产生

的继发性行为，认为当共情者理解他人情绪并产生

共鸣时，会产生诸如亲社会等行为或行为倾向。

Raine等[14]则认为行为共情即躯体共情，主张行为

共情是对他人生理、躯体、表情等的模仿，是共情的

子成分，而非共情导致的行为结果。Manson等[15]的

研究与Meinecke等[16]的研究都支持行为共情是模

仿他人语言和动作这一观点，并将之称为行为镜

像；Chartrand等[17]阐述了动作镜像，指出动作模仿

包括模仿面部表情、举止、姿势和手势等，其中，

Dimberg等[18-19]具体描述了语言镜像，指出语言模

仿包括模仿句法、语言风格、语速和语气；。第三，

Andreychik等[20]从共情方向性切入，将共情分为积

极共情和消极共情 2种维度。共情可以产生正、负

两种情绪状态，而同情仅有消极情绪体验，这也是

共情有别于同情的依据之一。第四，共情测量常用

的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
dex, IRI），将共情划分为观点采择、共情关注、想象

力、个人痛苦 4个维度，这也是常用的共情维度划

分方式。第五，疼痛共情作为一种特殊的共情形式

独立存在。由于人们在观察到他人疼痛时会产生

相应“看着都疼”的反应，这种特殊现象引起很多研

究者的兴趣，围绕疼痛共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1.3 共情的认知神经基础

早期研究将共情视为一个整体。1967年，Ma⁃
cLean[21]在神经科学文献中提到“共情”，他认为共

情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并假设共

情主要与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相关。

后人研究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上述假设，相反，后

期研究认为共情相关神经环路是可分离的，且情绪

共情涉及古老的皮层下结构。例如，Marsh[22]的研

31



科技导报2022，40（10）www.kjdb.org

究指出，对负性情绪的共情与背侧前扣带皮层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和杏仁核

（Amygdala）的活动有关；对积极情绪的共情与内侧

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活

动有关；认知共情与 mPFC、颞顶交界处（junction
of temporal parietal lobe, TPJ）和楔前叶（precuneus
cortex, PC）的活动有关；共情关注与 Amygdala、腹
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膝下前扣带皮层

（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gACC）和中脑

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 PAG）的活动有

关。

随着研究推进，Yu等[23]基于共情二元结构理

论，提出了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双通路模型。该模

型中情感共情依赖于一条低层次通路，自动、快速、

高效，主要涉及镜像神经系统（mirror neuron sys⁃
tem, MNS）；认知共情则是高层次通路，复杂、缓慢、

需要意识和努力参与，涉及mPFC、PC和TPJ。Bek⁃
kali等[24]的元分析研究纳入 1044名被试，从情绪共

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三重维度考察共情与

MNS的关系，结果表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与

MNS活动中度相关，行为共情与MNS活动相关不

显著。

从神经网络角度分析，岳童等[25]将共情神经网

络分为核心情感系统、心理理论系统和MNS 3个部

分，其中核心情感系统包括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及Amygdala等大脑边缘系统；心理理论系统主要

有 mPFC、TPJ、颞 上 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颞极（Temporal pole，TP）等；MNS主要涉及额

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y, IFG），后顶叶皮质（pos⁃
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和STS等脑区。

2 运动对共情的影响

2.1 运动兴趣对共情的影响

运动兴趣直接影响个体参与运动的投入程度

与坚持程度，是重要的运动变量，然而目前关于运

动兴趣与共情关系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早期Kalli⁃
opuska[26]的研究发现个体对运动的积极兴趣有助

于促进共情发展。后期Arufe等[27]发现，在经常参

加运动的青少年群体中，运动兴趣与共情无关，但

在久坐青少年群体中，运动兴趣与共情呈正相关；

此外，运动对共情子维度间的关系同样发挥作用，

在久坐青少年中，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呈正相关关

系，而在经常运动的青少年中，情感共情与认知共

情的这种正相关表现略弱于前者。虽然目前运动

兴趣与共情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但已有研究提供了

有意义的启发，未来可以进一步纳入运动兴趣、运

动动机、运动参与程度、运动年限、共情等变量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深化运动兴趣对共情影响的研究。

2.2 运动经验对共情的影响

运动经验涉及从事运动时长、对运动的理解、

运动技能的掌握等诸多方面。现有关于运动经验

与个体共情能力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一致。Habi⁃
bi等[28]招募 6~7岁儿童参加 3次/周，2 h/次的高强

度足球训练，其共情能力测查结果与未参加体育锻

炼的儿童以及进行音乐训练的儿童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类似的，Balcikanli等[29]考察 230名轮椅篮

球运动员共情特征，发现拥有不同运动经验的国家

级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在观点采择、共情关注和想

象力 3个共情子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但是也有

研究纳入拥有更多运动经验的被试，得出不同结

论。Aktas等[30]测查高年级体育专业大学生共情能

力，发现运动年龄与共情 2个子维度共情关注和观

点采择均显著正相关，说明运动经验越丰富，共情

能力越强。Shima等[31]招募 189名拥有超过 6年运

动经验的个人项目大学生运动员、187名团体项目

大学生运动员和 128名普通大学生，分别使用共情

问卷和国际身体活动问卷评估受试者自我报告的

共情和身体活动量。结果显示，情感共情与参与者

的运动经验无关，但认知共情方面，个人项目运动

员和团队项目运动员都高于无运动经验的普通大

学生。此外，Arribas等[32]还考察了 14个国家 50名
男性精英皮划艇运动员，将获得世锦赛奖牌 1~3枚
的 33人设为一级专家组，奖牌数超过 3枚的 17人
设为二级专家组；结果显示，二级专家组共情能力

显著高于一级专家组。

综上，运动经验与共情关系研究结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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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与被试人群选择不同有关。年龄、身份等人

群特征直接关系到其可以接触的运动项目、所能从

事的运动时长、对运动本质的领悟、对项目技战术

能力地掌握等。这也提示，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运

动相关指标，扩大不同人群被试样本量以进一步检

验、充实该领域研究成果，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2.3 运动量对共情的影响

运动量包括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

已有研究认为，运动量可以调节共情，且运动量各

子维度对共情调节效果不同。目前，针对运动量子

维度干预共情的研究数量不多、研究程度不深，特

别是运动量子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对共情的影响鲜

有涉及。具体而言，运动时间方面，Weiss等[33]报道

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计划项目中，8~10岁女性被试

参与了 2次/周，90 min/次，持续 10周的课外运动与

技能培养活动，项目开展前后进行对比发现，参加

锻炼的女孩共情能力有所提高。同样是针对女性

被试，Bahmani等[34]采用 3次/周，45~60 min/次，持

续 8周的无氧运动，发现运动干预可以提高女性多

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共情水平。但是，也有研究结论

与之不同。Atan[35]将每周至少 4 d完成 2 h运动的

200名体育专业大学生与 200名未进行运动锻炼的

非体育专业大学生进行比较，两组共情能力无显著

差异。运动强度与运动频率方面，Kwon[36]考察了参

加校篮球、排舞、羽毛球、瑜伽以及足球项目俱乐部

的青少年，发现运动强度对学生的共情技能无影

响，参与运动的频率与共情技能呈正相关。

2.4 运动方式对共情的影响

首先，根据运动消耗能量不同，将其分为有氧

运动和无氧运动 2种类型。有氧运动方面，Yüksel
等[37]开展的动物实验表明，6周转轮跑运动可以显

著降低小鼠焦虑，增加类似共情的行为；其机制可

能与运动后小鼠体内催产素水平升高有关。Ele⁃
na[38]则通过人体研究证实，在 5~19岁时参加篮球、

手球、排球课程的学生，其共情水平高于未参加任

何体育锻炼的学生，说明运动可以培养共情能力。

无氧运动方面，Bahmani等[34]采用耐力训练、协调性

训练和以抗阻训练为主的控制性训练 3种方案对

多发性硬化患者共情能力实施干预，结果显示，随

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共情能力得到改善；此外，与以

抗阻为主的控制性训练相比，耐力训练和协调性训

练对被试共情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

其次，根据不同运动项目分析，Kozdras[39]发现

练习 2年以上柔道项目的儿童与无任何武术格斗

练习的儿童相比，柔道练习儿童的共情水平更高；

Sezen-Balcikanli等[40]采用 IRI测查 110名 13~18岁
青少年曲棍球运动员共情能力，结果显示女运动员

在观点采择、想象力和共情关注 3个共情子维度的

平均得分均高于男性运动员，提示曲棍球运动与共

情能力相关，且运动改善共情的作用对女性的影响

更大。此外，Aktas等[30]对体育专业本科生的共情

测量提示，接触性运动项目（足球、篮球、手球、摔

跤、跆拳道、拳击、击剑）与非接触运动（排球、网球、

游泳、乒乓球、田径、羽毛球）在共情关注和观点采

择2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最后，深入项目内部分析，Sood[41]考察了男子

篮球运动员在赛场上不同位置的选手，发现控球后

卫、得分后卫、大前锋、小前锋和中锋 5个位置上的

队员在共情方面无差异。同样，Balcikanli[29]分析了

轮椅篮球运动员前锋、中锋、后卫不同场上位置队

员之间，共情水平也无差异。

综上所述：第一，不同能量消耗项目、不同种类

运动项目均能对共情产生积极影响；与具体采取什

么方式“动”相比，“动”起来本身更加重要。第二，

如果同一项运动项目的不同分工（例如场上位置）

对共情影响无差异，那么是否可以推断运动技术对

共情的作用有限，而运动促进共情是否主要基于运

动体能有待更多研究进行验证；同时，该假设也为

研究揭示运动对共情影响的行为机制提供了新的

思路。第三，现有运动干预共情的研究文章数量有

限，且多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研究不够深入。例如，

究竟哪种项群的运动项目促进共情效果更好，一次

运动多长时间对共情影响更大等，由于目前研究成

果缺乏可比性，尚无法回答上述类似问题。第四，

既然已有研究证实运动可以影响共情行为，那么其

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是什么，运动可以重塑大脑的

结构与功能，脑的变化是否是运动影响共情的中介

变量等。这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梳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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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动影响共情的认知神经机制

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是公认的共情经典二元

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情感与认知共情双通路神

经模型亦是经典的理论假说。以下将从共情双层

神经通路切入，进一步梳理运动对共情影响的认知

神经机制，为解密“大脑黑箱”提供参考。

3.1 运动对共情低层通路：镜像神经系统的影响

Jeon[42]研究发现，镜像神经系统（MNS）是一个

由神经元群组成的网络，当个体执行某一动作或观

察另一个体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群就会放电。镜

像神经元理论是情感共情的经典假说之一，魏高峡

等[43]的研究中指出，MNS包括了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IFG、STS、AI、Amygdala、躯体

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 SC）、腹内侧前额

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等大脑区

域。

运动对MNS的影响目前研究结果不一。一方

面，有研究证实，运动对MNS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第一，运动经验对于 MNS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Heyes[44]的研究指出，人类在婴儿期获得足够的感

觉运动经验以支持镜像神经元进行联想学习；MNS
对动作的编码取决于个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获得

的感觉运动经验的类型。第二，运动技能可以影响

MNS。Zhao等[45]研究发现动作的平均模仿时间与

MNS 中 辅 助 运 动 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初级 SC和角回（angular gyrus, AG）的激活

水平呈负相关；运动协调性可以调节MNS的激活

和模仿，在低运动协调性组中，较高的MNS激活与

较强的模仿能力相关。第三，一次急性运动也可以

对MNS产生影响。例如Xu等[46]对健康青年人进行

急性中等强度运动干预，干预前、后分别完成动作

观察任务并进行功能近红外成像（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扫描，发现运动后被试

IFG和运动前区（premotor area, PA）氧合血红蛋白

（Oxy-Hb）有显著改善，说明适度运动可以改善

MNS的激活。

另一方面，Govindaraj等[47]针对特殊人群的研

究未能发现运动与MNS变化的关系。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 6周瑜伽干预，干预组除接受常规治疗

外再附加 6周，20次/周的瑜伽治疗；对照组保持原

有治疗不变；测量基线和干预后的社会认知得分和

MNS活动情况，其中 MNS采用经颅磁刺激（tran⁃
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进行测量。结

果显示：干预前后，两组MNS激活均有提高，但两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6周的附加瑜伽

疗法可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认知能力，但

社会认知的变化与MNS活动的变化无关。

以上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有以下 3方面原

因。第一，与纳入被试人群不同有关。特殊人群所

患疾病、患者应用的治疗药物和其他干预手段等都

可能干扰运动对MNS的作用效果。第二，与MNS
检测采用技术手段不同有关。例如，fNRIS与 TMS
在作用原理、设备构造、具体操作等诸多方面均存

在差异，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第三，运动

干预方案不同也可能是观测不到阳性结果的原因

之一，比如运动强度、时间、频率等没有达到足以产

生刺激效果的阈值。

3.2 运动对共情上层通路：认知控制系统的影响

根据Yu等[23]共情双通路模型，认知共情涉及

mPFC、PC和TPJ等认知加工相关脑区。一方面，长

时运动可以重塑认知加工相关脑区大脑皮层。Yo⁃
gev-Seligmann等[48]将 27名遗忘性轻度认知障碍患

者随机分为有氧训练组和平衡与肌力训练组，进行

为期 16周的干预，干预前、后评估联想记忆编码时

大脑激活情况和复杂信息处理时的神经同步情况；

结果显示，有氧组在记忆编码过程中表现出了额叶

（frontal lobe, FL）活动的增加，且干预后 FL和 TPJ
的神经同步性提高。类似的，Chirles等[49]发现 12周
中等强度步行运动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后扣带皮

层（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与 PC的功能连

接增加，据此推测：运动训练对认知的保护作用可

能是通过增强神经募集机制实现的。此外，Tao
等[50]分别采用太极拳、八段锦、骑健身车3种方式对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进行 12周运动干预，并考

察共情疼痛评分和认知控制网络静息状态功能连

接（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所有运动组的双侧背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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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与

双侧 SMA和 TPJ的 rsFC均显著降低，且 dlPFC-
SMA rsFC的降低与膝关节疼痛的改善显著相关。

另一方面，一次急性运动同样可以对认知控制

相关脑区产生影响。例如，Schneider等[51]招募 11
名 9~10岁学龄儿完成 15 min中等强度自行车运

动，运动完成后被试 PC皮层脑电 α波（7.5~12.5
Hz）活动显著增加；研究推测运动后注意力和认知

功能的增加与PC同步状态升高有关。对特殊人群

的研究中，Kelly等[52]招募 17名帕金森病（Parkin⁃
son's disease, PD）患者参与完成为期 16周，3天/周
高强度抗阻训练，组间进行跑步机走路或原地骑行

等积极性休息；在 16周干预结束后，被试完成一次

急性运动，在急性运动前、后分别扫描 fMRI、完成

PDQ-39生活质量问卷；研究发现一次急性运动后

被试右侧 vmPFC ALFF信号增强，且帕金森患者生

活质量与右侧 vmPFC ALFF值呈正相关。

综上，无论长时运动还是短时急性运动均能对

大脑认知控制脑区产生影响。但是目前运动强度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高强度等级，低强度运动对

认知控制脑区影响的报道不多。中、高强度运动可

以影响大脑的机制是什么，运动时间与运动强度交

互作用对大脑是否有影响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目

前，运动强度对脑的作用认识还比较浅显，而这恰

恰也是后续研究可以继续着力的支点。

4 结论

1）在行为学方面，已有较多证据表明体育运

动能够促进人类的共情。不同运动方式、不同运动

时长均能对共情产生有益影响；而对共情增益的多

少取决于运动强度、运动兴趣、运动经验等因素的

综合作用。目前研究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研究问

题选择还浮在表面，没有抓住运动关键变量挖深、

挖细；实验设计不够严谨，样本同质性不足，导致研

究结果无法进行比较；研究内容聚焦在对认知共情

和情绪共情的探讨，对疼痛共情、消极共情、积极共

情等其他角度的研究切入较少，未能刻画出运动干

预共情效果的全貌；该领域成果池中，国外研究成

果占比较大，国内相关研究有待丰富。

2）现有运动干预共情的研究主要涉及健康人

群，对临床人群关注不够，然而，这些特殊群体对共

情改善的需求实则更加迫切[13]。例如 Cari-lene
等[53]对自闭症群体研究发现，自闭症核心症状社会

交往受限与其共情能力损伤有关。Demichelis等[54]

通过对 31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阿尔茨海默症

老年人认知共情存在严重缺陷。Henry等[55]也指

出，在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共情等核心社会认

知能力的缺陷是常见表现症状；共情等社会认知能

力缺损，从根本上破坏了建立和维持支持性社会关

系的能力，从而消除了良性社会互动为患者带来的

有益刺激。自闭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目前均

无有效治愈方法，患者能力会持续退化直至完全不

能自理。Cai等[56]的研究证实小篮球运动可以改善

3~6岁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障碍。因此，如果能将

运动作为治疗手段，开发不同疾病人群运动处方，

通过运动干预提高临床人群共情能力，对于促进患

者康复、减轻患者痛苦、缓解家庭经济及社会医疗

负担意义重大。

3）随着 fMRI、fNRIS等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运动促进共情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这

些技术本身固有的不足也制约了相关研究进一步

深入。例如 fMRI Bold信号可以反映神经元活动，

但其成像的时空精度、测量数据的可重复性等问题

制约了该技术对神经元活动描绘的准确性。fNRIS
仅能考察大脑皮层血流变化，对皮层下核团无能为

力。单一技术手段必然存在局限，多模态成像技术

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可以预见，光遗传、机器学

习、机器仿真等先进研究方法与技术或早或晚，也

将进入到运动与共情领域的研究应用中。

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既是不足之处也是发展

空间，建议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深耕，进一步

完善运动与共情关系的清晰全景图像。（1）运动影

响共情具体的剂量效应，以及在影响共情行为过程

中运动与睡眠、营养、心境状态等变量是如何交互

作用。（2）运动影响共情背后的行为机制，以及共

情必须涉及他人，但为什么不包含交互练习的个人

运动项目也能够促进共情。（3）从运动可以重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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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角度着眼，究竟运动引发了哪些脑区的变化，

才导致运动促进共情的行为变化，这些脑区是否可

以作为运动干预共情的靶点。（4）运动需要克服物

理阻力及生理惰性，大脑中产生的是负性体验编

码。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是一种积极的正

性编码。那么，运动导致的负面体验编码是如何转

化为共情正性编码，进而促进亲社会动机和利他行

为。（5）研究已经证实，运动促进共情与运动影响

大脑相关脑区的功能有关，那么与运动重塑大脑相

关脑区的结构是否相关。（6）运动影响共情的底层

神经网络包含哪些，其整个编码过程是怎样的，运

动影响共情的神经机制是否能为计算机共情仿真

提供借鉴，从而为破解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提

供助力。

运动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新兴前沿交叉学科，

运动与共情关系作为该学科的重要课题，此类有趣

而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还有很多。一方面，运动影响

共情的前沿基础研究能够深化人类对自身行为的

理解，推动相关知识体系的演进，为探秘脑科学提

供新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运动

影响共情相关运动处方的开发、相关运动课程的设

计等，对缓解病患痛苦、带动生产力转化、扩大创新

创业、形成市场效益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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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xercise on human empathy: Research progress,

prospect and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AbstractAbstract The empathy is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other people's emotions and intentions and to respond
accordingly,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uman being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xercise can promote the empathy. Specifically, it is known that, from the exercise interest and the exercise
mode, on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empathy,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rcise experience, the exercise volume, and
the empathy is not clear; The exercise promotes the empathy through two possibl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The exercise
promotes the emotional empathy by activating the mirror nervous system, and the exercise promotes the cognitive empathy by
promoting the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 However, this hypothesis still lacks adequate evidences. Generally, more evidences are
needed to sol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comparabl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designs; Most of th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healthy people while ignoring the clinical people who need to improve their
empathy; In the most researches of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nly one technology instead of the multimodal imaging
technology is used, with the limitations in the data repeatabi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1) further refine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clarify the dose-effects of the exercise interest, the exercise experience, and the exercise volume o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empathy; 2)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ercise prescriptions for people with empathy
defects such as the autism and Alzheimer's disease; 3)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f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exercise on the empathy.
KeywordsKeywords exercise; empathy;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

（责任编辑 卫夏雯）

MAN Xiaoxia1,2, LIN Xuan1, WEI Gaoxia3,4*, LI Youfa1*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for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handong Provincial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Jinan 250102, China
3. CAS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8


